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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民族精神
 ———评《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①

顾瑞雪

20世纪以来,由于时代、政治等因素,学术研究也参与了百年来的

文化建构乃至意识形态建构,这使明清章回小说的研究走上了一条“以
现行意识形态解读作品”的途径;而大量套用外来文学理论(尤其是西

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也成为百年来古典小说研究的时髦

路数。这种缺乏对古典小说作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究竟在多大程

度上造成了对明清章回小说(其中尤以明清章回小说“六大奇书”为代

表)的误读,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因此,如何发掘中国古典文学和

文化自身的民族传统,已成为当今古典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
吴光正先生《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一著,正是立足

于民族文化本位立场的一次成功尝试。
在全书的论述中,吴先生采取了“破”、“立”结合的方式。所“破”

者,乃是20世纪以来的以现行价值观念(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粗暴干

扰文学研究、长期“搬运”或“套用”西方文艺理论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研究思路与尴尬现状;所“立”
者,乃着意于重建明清章回小说的阐释空间和个性空间,恢复明清章回小说创作意图的本来面目,从而

凸显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特质,建立符合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叙事理论。因此,“叙事学”乃是吴先生所

运用的方式,他真正的目的,在还原解读明清章回小说、复归民族文学文化传统。吴先生认为,神道设教

的民族叙事传统早已内化为明清章回小说作家创作时的一种下意识,而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恰恰表现

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叙事的基本元素:明清小说作家成功地借助宗教神话的叙事手段和修辞手段来进行

艺术构思和修辞编码;他们利用宗教描写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确立叙事权威,传达创作意图,
预设情节走向,完成人物设计;儒、道、释三教的叙事传统和叙事要素均自由驱遣于作家的笔端②。

本着这样的思想理路,论著对明清章回小说“六大奇书”进行了深入的、符合本民族传统的分析和解

读。吴先生着力于阐发小说作者的创作心态,因为这对小说文本意蕴、人物形象甚至小说版本等诸多方

面起着决定作用。论著首先分析了《西游记》。在典型理论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认为“取真经全靠美猴

王”、“真经就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上”,由此认定孙悟空为《西游记》的第一主人公。吴先生通过对《西游

记》中宗教叙事的分析,指出孙悟空降妖“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赎罪”;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则有自我修行

和点化唐僧的双重意义;而孙悟空所具有的赎罪者、修行者和叙事者的三重身份又都从属于唐僧的心性

修炼。唐僧才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唐僧的心性修炼体现了作者对《西游记》的整体构思。在论著的

第七章,吴先生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利用宗教叙事完成了情节架构、人物设计,确立了多元的叙

事权威,传达刻骨铭心的生命意识的同时,“又成功地将诗性叙事嫁接到小说叙事中,用抒情文学的资

源、笔法来写小说,为生命意识的传达创造了诗情画意般的境界,诗性叙事令《红楼梦》有别于通俗小说

而成为抒情体小说的经典”③。正是这种对明清章回小说作者创作心态的准确把握和对传统小说中宗

教叙事的深入挖掘,使吴先生找到了一个欣赏并审视传统文学的新视角。
“生成语境”对分析小说文本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十分重要,它更能体现小说作品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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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属性。《金瓶梅词话》中的一些宗教描写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二重品格,比如永福寺道坚长老,在小说的前半部分,
道坚被赋予了宗教圣徒的形象;而在结局部分,同样的道坚却被无情地加以丑化。相类似的情形同样存在于其他宗教人

物形象身上。这种人物的宗教指向与世俗指向的内在冲突,源自于《金瓶梅词话》的创作与口头叙事(即说唱文学)的密

切联系。当《金瓶梅词话》的创作者试图运用宗教描写来传达自己的艺术构思和创作意图时,曾赋予了宗教人物以超逸

的品格;与此同时,创作者又继承了说唱文学的世俗品格与对宗教人物的批判态度,这导致了小说作品宗教描写的双重

品格。《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历来就是《三国演义》研究领域一件聚讼纷纭的公案。从小说的生成语境来看,《三国演

义》中的曹操形象是建立在传说、说唱、戏剧和历史文献等素材的基础上的,民间文学赋予了曹操“宁可我负尽天下人,休
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个人主义秉性。这一秉性将史传文学材料所展示出来的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的光辉

风采一扫而光。追究这一矛盾的形成原因,乃源于《三国演义》的写定者同时遵循着史传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文体规范:史
传文学崇尚理性,注重历史评判,旨在“资治通鉴”;民间文学则崇尚偶像,注重道德评判,旨在“拍案惊奇”。这种不同取

向甚至有时完全相悖的旨趣在《三国演义》中有清晰地呈现。也正是三国故事的写定者同时遵循了这两种叙事传统,才
使作品中造成了历史必然性(三分天下与三国归晋)和道德倾向(“拥刘反曹”)二者的内在冲突。《水浒传》作为一部“世
代累积型”的章回小说,作者运用了儒家的政治神话与道教的谪谴神话两种叙事逻辑。按照政治神话的叙事,获得天书

的宋江改邪归正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于国于家都应该是一个喜剧性的结局;而按照谪谴神话的叙事逻辑,天罡地煞最

终是要回归神界,他们的降凡一者是为了报冤而开杀戒,一者则是为了历劫而受难,因此招安后的梁山好汉必定要从悲

剧中走向回归。道教的谪谴神话消解了儒教的政治神话,传达了民间社会的一种宿命情绪。吴先生通过对这些经典明

清章回小说的宗教叙事分析,揭示了明清章回小说的生成语境和固有的文化属性,有力地驳斥了自20世纪以来古代文

学研究领域动辄借用西方文艺理论对传统文化和文学进行切割与剪裁的荒谬与舛误。
对明清章回小说的情节结构,胡适、鲁迅曾说《儒林外史》的结构不好,茅盾也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实在是糟得

很”。这种评价大多是以西方叙事理论为标准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比照的结果。吴先生仍从分析宗教叙事入手,指出这

种批评和贬低并不符合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特质。在文人独创型的章回小说《儒林外史》中,作者吴敬梓充分利用传统

的儒家政治神话和道教降凡神话及其相关的宗教活动,完成了包括叙事框架、创作意图乃至情感诉求在内的艺术构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的情节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这有力地驳斥了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明清章回小说)
叙事结构“糟得很”甚至没有结构的指责。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吴先生总结出中国章回小说叙事的五大传统,分别

是:(1)“拍案惊奇”———口头叙事传统;(2)“资治通鉴”———史传叙事传统;(3)“直抒性灵”———诗性叙事传统;(4)“文以

载道”———政教叙事传统;(5)“神道设教”———宗教叙事传统。这五大叙事传统又有机交融,相互穿插,形成了明清章回

小说不同的面目和特色。
吴先生探究了明清章回小说作品的形成过程、版本演变和著作权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小说作品的形成过程和

著作权为例。明代小说大都在整合讲唱文学、戏剧、神话传说或相关历史文献等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相关整合者的

生平资料又极为罕见,有的甚至根本无从考索,因此,在“时代-作家-作品”的思维定式下所形成的相当数量论断的科

学性颇值得怀疑,有的甚至根本就是伪命题。吴先生尤其严厉地批判了“探佚学”、“索隐派”对《红楼梦》无中生有的妄自

猜测和对后40回的粗暴指责,批判了阶级斗争论和个性解放论对《红楼梦》生搬硬套式的肢解与割裂,指出“大量的《红
楼梦》论著反映的是阅读《红楼梦》的时代,而不是《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粗暴干预,使“《红楼梦》成
为家族史的史料、社会史的史料、政治史的史料甚至是当代史的史料,而贾宝玉成了各种文化理念、政治理念的工具”①。
这又与该论著边“破”边“立”的主旨追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述理路。

吴光正先生别具慧眼地选取了宗教叙事传统这一明清章回小说的民族特点,对明清章回小说六大奇书进行了独到

的审视和符合民族文学传统的贴切解读。这与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古典小说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勤奋研究分不开②。“只
有对明清章回小说中的宗教叙事进行深入分析,我们才能超越现行文化知识结构的认知视野,对明清章回小说的文本意

蕴有同情之理解,发现被现行文化知识结构遮蔽的原始意义,达到对文本的还原解读”,这一观点,全文之中,三致意焉。
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只有从中国文学的自身传统出发,进行符合于本民族文化的解读,才能真正让世界了解中

国文学,进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吴先生的这部论著无疑做出了成功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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